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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记忆

履2020级设计学类本科1班

高霏

种下眼泪，长满青丝

种下稚嫩，滋生成长

读你眉宇间的温柔，倾听

越过山丘，风已不知所踪

从指缝间流露点点滴滴

时间走的太快，奇怪

追风少年背上梦想

执剑浪迹天涯，孤芳自赏

异乡的寒冷唯你，治愈

夜深了，望你走进

褪去阴霾，光辉岁月照进

岁月失语，惟“诗”能言

履2019级国际旅游本科1班

庄玉雪

� � 曾有人发问：“我们为何读诗?”

诚然，在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里，人们的种

种行为仿佛早已被贴好了标签， 需做的只是日

复一日地上演昨日未尽的事，沉闷且乏味，读诗

似乎变成了一种奢侈的存在。

而人类是热情的，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员，医

药、法律、娱乐只是维系机器运转的零部件。诗

歌、爱与理想才是生存的理由，是历经繁琐一世

所留下的证据。

品茗古诗是心之所向。秋风四起，冥鸿天际

波谲云诡，皓月千里，辰光点点迷离扑朔。碧月

当空，夜凉如水，三更夜饮拄杖听潮，在这如水

的夜色里， 我忆起张若虚在 《春江花月夜》 中

所题的“鸿雁长飞光不度， 鱼龙潜跃水成文” ,

抑或沈复在 《浮生六记》 中写下的那句“兽云

吞落日， 弓月弹流星”， 夜空澄辉如月衣， 镂

云裁云的暮色里， 树影稠密人影稀， 诗人的片

刻柔情踏着风穿过时光的罅隙入我梦来。 大雪

纷飞， 堆银砌玉， 白色的苍穹下簌簌飘落的片

片雪花， 清空峭拔如野鹤入云。 在洁白至斯的

光景里， 我隐约听见那青莲居士吟着“应是天

仙狂醉， 乱把白云揉碎”， 从远方踱步而来，

当真是“独立天地间” 的做派。 风雨俱佳， 长

安虽好， 不如水秀山明来得自在。 无心挂念仕

途， 愿与渔樵为友， 与花鸟为侣的张可久说：

“山中何事， 松花酿酒， 春水煎茶。”， 一句道

出了归隐山林的无限乐趣。 世间纷乱， 光怪陆

离如马蹄喑哑至嘶， 不如择一静处， 在云层薄

暮之际， 用菊瓣煮竹叶青， 用樱花装饰糕点，

再温上一壶月光下酒， 无思无想时独自坐看夕

阳西下。

鉴赏前人之词亦可正自身之行。 从 《侠客

行》 的“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与名” 中， 我读

到了一代侠人决绝离开时无问功名的潇洒， 荣

辱得失， 不过醉后凉风； 从 《题大禹寺义公禅

房》 的“看取莲花净， 方知不染心” 中， 我读

到了一个文人在动荡年代里以不染自持， 以莲

花自比的清高； 从 《和子由渑池怀旧》 的“人

生到处何相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中， 我读到

生如逆旅如浮萍， 一切悲喜终将像雪上飞鸟踏

过的爪印， 只是极短地稍作停留罢了。 我们随

意歇脚， 随意播种， 大限到时， 只是淡淡地留

下痕迹， 在流星划过天际的同时， 消失殆尽。

且不如“占得人间一味愚”， 用平常心看花，看

木，看风，看云;秦观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我自言：“沧海桑田，迷津自渡！”

若有人再问我“为何读诗” 此类的话语，

我想“每览昔人兴感之由， 若合一契， 未尝不

临文嗟悼， 不能喻之于怀。” 便是最好的回答。

千年之里山南水北， 一切须臾皆崆。

在诗里找到生活的影子， 再用诗中所感去

生活。 不同于古诗的哀而不怨， 现代诗歌更讲

究直率和开放。 或无聊难捱， 或抑郁寡欢， 或

喜上眉梢， 诗人都是不会说谎的孩子。 诗意的

巨婴顾城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艺术。 我惊异

于他的天赋，并将他的那句“黑夜给了我一双黑

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铭记于心。 少

年的我发誓不做梵高口中“只看到烟” 的过路

人，后来，在忙碌的俗事间穿梭，我看过无数难

以撼动之山相继坍塌， 看过那些由人构成的江

河湖海干涸成田。 他人起高楼，他人宴宾客，只

有我独自掌着那盏丈量光与影的灯。 穿过浩渺

无涯的旷野，越过汹涌澎湃的巨浪，行过波澜壮

阔的星空，往一心想要到达的地方。 我欣喜于木

心先生的顾左右而言他，“岁月不饶人， 我亦未

曾饶过岁月。 ”什么排山倒海的力量也倾覆不了

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岁月无情地在每个人的脸

上留下炙烤过的疤痕。 有人得过且过愿灵魂碌

碌， 有人却不甘守棺而驻， 在一呼一吸之间，

紧紧抓住暴风雨来临时唯一的浮标， 驶向彼岸

世界。 比如， 煮豆撒盐给人吃的周国平， 侍

弄花花草草的汪曾祺， 瓦尔登湖旁垂钓的梭

罗， 他们都在平淡日子里用实际行动为浪漫

注解。

已识乾坤大， 犹怜草木青。 沟壑虽无情，

一泓清泉犹在。 心怀悲悯， 诗意人生， 岁月失

语， 惟诗能言。 我不要做叶木兰舟上隔岸观火

的人，我要下船来。

再逢记者节

履2019级英语本科2班

于晓

� � 懵懂的岁月不曾在纸间划痕，亦无

力将生活的记忆挽留停止，唯有零散在

心底的感动和点点泪光，成为日后再次

相见时的欲说还休。到如今进入记者团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与众多伙伴们

初见的场面仍然被时光的磨砂日日打

磨地锃亮，我们心照不宣，这份相遇，不

将随着快节奏的社会淹没在无关紧要

的洪流里。

记者团，一个无法将个人记忆与之

剥离的名词。 它不单是一个泛泛的称

谓， 一个所谓提供学习工作的场所，更

是大学生涯里情感与归属的承载点。大

约一月前的夜里，我收到了今年关于它

的亮相推文，更在底端的留言中收获到

毕业数年的学长学姐们恋恋深情。“我

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我只遇到过很少的

你们”。我想不论过去还是将来的远方，

是历代所有团员们共同的心之所向。从

刚入团时的紧张、局促，逐渐熟悉打成

一片， 到后来如家人般的关心和勉励。

若在此处寻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表达，

那么我所有的事他们全都知道最合适

不过了。

“肩间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份

使命，一种担当，当选择大学生记者团

的那一刻起，便已被赋予了文字撰写的

严谨和校对的准确。不积硅步，无以至

千里。任何一份近乎完美的校报需要全

体人员戮力同心，“一针一线”织好阵地

的大旗，打印机里纸张摩挲的沙沙声穿

透耳边的鼓膜，已经成为世间最悦耳习

惯的心声；除此以外，年年如约而至的

记者节晚会、包饺子、后山烧烤等形式

各异的团建活动划破了茫茫夜空下光

斑树影里形单影只的无助，粘稠香滑的

饺子汁从裹着白面的皮馅里缓缓滑落，

倒映在桌前的琉璃灯里， 悄悄卷走了

全部的记忆影片。

我们已经不再是小孩了， 尽管彼

时大一休闲自在地可以躲在师哥师姐

的身后撒娇耍赖。 如今该轮到我们来

守护， 为这片净土撑起守护的双翼了。

历时近一个月的纳新从一轮面试、 二

轮笔试到以后的多方考量、 认抉择到

最后的公布名单， 一路走来仿佛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幕布下注视着昨天的自

己， 不论是有所经历的我们， 亦还是

未曾经历过的他们， 都在每一层的递

进中演绎着先行者们的角色， 一步步

的写稿、 校对、 调整格式， 在互相磨

合， 熟悉彼此的舞步节奏里奏出属于

我们的华尔兹。 以后的路仍然是漫长

而不加修饰的铺砖云集， 但更不会因

摇摆不定而被侵蚀。

深秋的桂叶还是一如既往的翠绿

多姿， 凝视着书页里被桂花汁浸染的

泛黄字迹， 指间摩挲处沾染了淡淡馨

香， 却又在不经意间被散碎的细风悄

悄卷走， 若如过去的人和故事， 来回

往返， 总有缺页的一角被定格在记忆

光圈里， 成为不被多言的遗憾，打翻蜡

黄封存为标本。 故事的续写还在继续，

我们也会在年复一年的迭代中成为麦

田尽头的守望者。 但每年的11月8日不

会变，凝聚的信念亦会一如始初。那时

遥想起原来的我们，已经那么久了。

秋日里的新生

履2019级语文教育专科2班

迟东雪

� � 如果能用色彩来描绘一年四季的

话，那么我想，粉色应该是春天，春风拂

面，温柔无比；夏天，可能是蓝色的，那

炎炎夏日中的一缕清凉； 冬天的话，白

色吧，大雪天气，鹅毛纷飞，大地一片银

装素裹。那么秋天，又该是什么颜色呢？

满树金黄，挺贴切的。金黄、枫叶，应该

就是秋的代名词了。不过，我觉得绿色

可能要更合适一些。

怎么说呢， 一直以来对秋的印象，

可能就是遍地的、满树的枫叶了。一簇

一簇，一片一片，金黄色的海洋，映衬在

蓝天白云底下，澄澈无比，最是令人心

旷神怡。随处可见的大片枫叶，栖息在

树上的，跟风合奏交响曲，哗哗作响；还

有些，散落在街头各处，每当人们经过，

她们便交头接耳，想方设法溜到人们脚

下，来和我们打招呼，多热情的枫叶。

按理说呢，秋天，是枫叶的海洋，那

她该是金黄色的， 又怎会是绿色的，或

者说和绿色有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直以来，我们对秋的印象、认知

是固化的，是一成不变的，这种一成不

变有时如我们的生活般， 循规蹈矩，不

肯迈出我们原本的认知区和舒适区，去

开拓一片全新的天地。我们有的时候的

确是缺乏勇气，我们怕某些变化、某些

改变会遮蔽掉、冲刷掉甚至是毁掉我们

原本的过往，平淡的生活也会因此波澜

四起， 我们不想也不肯去冒这个险。但

有些时候，这又有何妨呢？有时，迈出小

小的一步，等待、迎接我们的往往会是

一片新天地。

枫叶漂流至各处，仿佛偌大的天地，

无她们安身之处，颇给人以冷清、凄凉之

感，这是我们通常的认知。之前，我也曾有

过悲秋之感，感慨落叶，孤寂、凄凉，甚至

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这么想的。可是现

在，我突然发现，我好像并没有真正读懂

枫叶。认知长久固化在某个区域内，可能

顿悟、理解是在一刹那之间的，恍如打通

全身脉络般舒畅。

其实我们眼中的孤寂、 凄清的枫

叶，于她自身而言，并不是的。有时我们

常说，触景生情，那么我们是先触的景

还是先生的情呢？亦或是我们在触景时

已有某种情在心内压抑、 蠢蠢欲动着

呢？我们看到的枫叶，或许只是我们“眼

中”的，仅此而已罢了。

我们仅仅看到了枫叶凋零直至枯

萎的时刻，却从未或很少关注过她曾有

的“极盛之景”。大片大片金黄，直接冲

击人的视野。这是属于她的时代，她的

生命的高光时刻。枫叶在我们看到的或

未看到的地方闪闪发光、 熠熠生辉。她

也曾攀至过生命的顶峰。 如今的凋零，

不过是完成了自身使命的一种别样的

退场仪式而已。她敢于随风律动，哪怕

是到一个不知名的远方，以另一种方式

慰藉大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生？

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说，这样的一

个生命的过程，是金黄耀眼、熠熠生辉

的，但又何尝没有暗含一种生机勃勃的

绿呢？这样的绿，更生动，更让人震撼。

漫步在落叶散落的道路上，我也期

待并向往着这样一种“新生”。 长路漫

漫，总会行至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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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在故乡和我的梦里，树影婆娑。

深黑色的剪影下，新红色的眸子显示着角落中无辜者的颅骨。

我蜷缩着残破的精神，愈来愈感到窒息和昏厥。

哦，故乡的荷塘里皎月如明灯。

今夜的灯光照我却形如骷髅。

像纸中的光点，

第一束闪电划破海一样的黑色夜空。

冥冥之中，罪孽爬上长长的脊梁。

故乡，我亲爱的故乡，我从天堂中睡去，却从地狱中醒来。

我撕碎微笑，它是伪善者的殷勤

我践踏施舍，它是虚荣者的面具。

怒吼，在魑魅魍魉的笑声中默默哀伤。

我似乎中了一种叫做贪婪的绝症。

在着魔之中误入歧途，在无言之中付出代价。

穿过街灯的灰色想象，躲过恶魔的笑声低语。

谎言，是旧日的支配者。

决心，是理想的守门人。

一个个幼小的受害者浮现在我眼前。

一滴滴眼泪是明辨的镜子。

棱角分明的心，虽然不能成为我栖息的床。

却为我折射出故乡的方向。

您芳华永驻，

在街边的墙角下，

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成为我的墓志铭。

梦里，你声声呼唤，我的灵魂似乎变得愈加轻盈。

当八尺灵鸟飞过那道温暖的黎明，

我便回到那阳光下，

故乡从未如此稳熟。


